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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耀邦同志鼓励我研究数理语言学 
冯志伟 

 
1961 年秋天，团中央机关建立了这样一个制度：团中央书记处的每一位书记至少直接

联系一个团支部，作为了解情况和结交青年朋友的一个渠道。1961 年 11 月，北京市团市委

为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选定北京大学 59 级语言专业团支部作为联系点。胡耀邦首先找这

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和宣传委员了解情况，问他们：“你们同学中有学习特别专心的吗？”他

们回答介绍说：“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做冯志伟的学习特别好，他已经学了英语、俄语、德语

和日语，而且达到相当水平，但是好像不特别关心政治”。胡耀邦表示，“我希望找冯志伟同

学亲自谈一谈”。 
团中央第一书记邀请的消息传给了我，我感到非常激动。1961 年 11 月 11 日，北京大

学团委安排我和其他 4 名同学一起到住在富强胡同的胡耀邦家做客。晚饭后我们乘公共汽车

进城，当时北京的公交车数量严重不足，乘车的人很多，我们没有挤上从颐和园路过北大开

往西直门的 32 路汽车，急中生智，干脆从北大乘车到起点站颐和园，再从颐和园乘车直奔

北京市内，当我们赶到富强胡同时已经是晚上 9 点多钟了。胡耀邦还在一直等待着我们，他

也等得有些着急了。 
我们在会客室坐下，胡耀邦给我们每个同学递上了一个苹果，依次询问我们每个人的姓

名、籍贯。  
当胡耀邦问到我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就是那个学习特别用功的同学冯志伟吗？你学习那

么努力，挨批了没有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其实我学习只是出于对语言学的兴趣，自己只是想多

学点东西而已。” 
我原是云南昆明一中的学生，1957 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学习，比同班同学早

两年进入北大。1958 年，我在一本英文的信息论杂志上，读到了一篇关于运用数学方法研

究语言的文章，顿时灵感火花四溅，觉得这样的研究有可能为语言在计算机上的处理产生革

命性的影响。我想，我的数学基础很好，何不投身到这个领域做进一步的探索？于是，我要

求转到语言专业学习，在学校的支持下，我在 1959 年转入语言专业，一面学习语言学课程，

一面学习数学，同时关注国际上运用数学方法研究语言问题的最新进展，当时，国际上把这

样的研究叫做“数理语言学”。我对于外语的领悟很灵敏，到 1961 年底的时候，已经学会了

4 门外语，而且能够使用这 4 种外语阅读数理语言学的外文文献了。由于我对于数理语言学

有强烈的兴趣，数理语言学是交叉学科，我除了学好语言学的课程之外，还要自学数学和外

语等不同的学科，时间比别的同学紧，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关心政治。而当时学校的政治气氛

特别浓，不太主张学生读书，我显得有些古怪：明明是学中文的文科学生，一有空就做些数

学题，经常还读点外文书，这在当时是很不合拍的。有的同学认为我是在走“只专不红”的

道路，对我颇有微词。所以，第一次见面，胡耀邦就已经洞察秋毫，关切地问我，“挨批了

没有？” 
我坦率地向胡耀邦汇报了自己的想法，讲述了自己学习数理语言学的动机和过程。胡耀

邦听后，正色地对我说：“事实将证明你的道路是正确的！”他的话斩钉截铁，掷地有声。 
胡耀邦还严肃地回过头来对我们大家说：“外语学习是很重要的，我们需要对外交流，

语言是很好的交流工具呀，懂了外语可以扩大眼界。”我们专心地聆听着，默默地思考着，

会客室的气氛显得特别肃穆。 
接着胡耀邦换了语气，开始和大家轻松地聊天。他告诉大家：“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

知识。我在高中的孩子写了篇作文，老师出题目说什么是学生的主要任务？我的孩子写道：



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政治水平。”他笑着对我们说，现在不少人对学生的主要任务的认识

不很清楚，其实，道理很简单：“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。” 
谈话结束时已经很晚了。我们告别了胡耀邦，一路谈论着他的教导，总算赶上了末班车

顺利地回到了北京大学。 
从这次谈话后，我学习数理语言学更加理直气壮了。1964 年，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

究生，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：《数学方法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》。从此，我走上了研究数理

语言学的道路。现在，数理语言学发展成了计算语言学，成为了信息时代很重要的学科，我

已经是计算语言学的博士生导师了，可惜胡耀邦同志已经离开我们而去。想起当年胡耀邦同

志对我亲切的鼓励和热情的支持，他的音容笑貌，历历如在眼前，不禁感慨万千！ 
 


